
上
周
獨
自
去
長
洲
徒
步
，
環
着
島
上
的
登
山
徑
，

望
北
帝
廟
方
向
前
行
。
正
走
得
累
，
眼
前
一
大
蓬
高

過
人
頭
的
芒
草
，
枝
幹
窈
窕
隨
風
搖
曳
，
映
着
遠
處

海
面
上
的
落
日
熔
金
，
和
不
時
掠
過
的
海
鷗
，
頗
有

幾
份
落
霞
與
孤
鶩
齊
飛
，
秋
水
共
長
天
一
色
的
蕭
瑟

之
美
。
後
面
走
過
的
行
人
，
忍
不
住
驚
歎
，
夕
陽
下
的
蘆

葦
好
美
啊
。

﹁
這
不
是
蘆
葦
，
是
芒
草
，
五
節
芒
草
。﹂
我
有
些
煞

風
景
地
失
口
應
了
一
句
。
對
方
莞
爾
一
笑
，
點
頭
示
意
。

看
來
我
的
唐
突
冒
失
之
舉
，
並
未
掃
了
別
人
的
賞
秋
雅

興
。孟

子
說
，
人
之
患
在
好
為
人
師
。
總
有
人
以
為
真
理
在

手
，
動
輒
喜
歡
居﹁
師﹂
之
尊
訓
導
他
人
，
以
彰
顯
自
我

博
學
，
這
樣
的
人
確
有
令
人
厭
煩
之
處
。
不
過
，
以
我
淺

見
，
倘
若
對
方
理
據
充
足
所
言
不
虛
，
不
知
者
理
當
謙
虛

受
教
。
畢
竟
，
各
人
學
識
閱
歷
皆
不
同
，
他
人
肯
主
動
以

平
生
所
學
指
點
你
一
二
，
感
激
還
來
不
及
，
何
談
厭
煩
之

說
。
就
譬
如
，
我
平
常
對
植
物
有
所
留
意
，
恰
巧
識
得
如

何
區
分
蘆
葦
和
芒
草
，
順
口
說
出
來
並
不
為
炫
技
，
也
不

為
妄
自
尊
大
，
只
是
知
之
為
知
之
、
不
知
為
不
知
的
人
之
常
情
。
閒

話
不
多
說
，
還
是
說
回
芒
草
和
蘆
葦
。

蘆
葦
和
芒
草
都
屬
禾
本
科
，
植
株
形
態
相
近
，
不
熟
悉
的
人
，
自

然
不
容
易
區
分
。
據
我
所
知
，
香
港
的
山
間
濕
地
，
以
芒
草
居
多
。

尤
其
是
大
東
山
一
帶
，
芒
草
茫
茫
，
隨
風
波
動
，
光
線
柔
和
的
時

候
，
絕
不
會
辜
負
一
路
崎
嶇
扛
着
設
備
來
攝
影
的
人
。
容
我
掉
個
書

袋
，
僅
就
姿
態
而
言
，
芒
草
跟
蘆
葦
確
有
幾
分
相
似
。
但
如
果
在
山

坡
、
路
邊
、
溪
流
、
開
闊
的
山
地
遇
到
的
，
大
多
都
是
芒
草
。
因
為

蘆
葦
大
抵
都
只
生
長
在
江
河
湖
澤
、
池
塘
溝
渠
，
還
有
連
片
的
濕
地

之
中
。
再
有
一
個
簡
單
的
區
別
之
法
，
蘆
葦
開
花
前
，
花
穗
呈
淡
淡

的
褐
色
，
隨
着
花
序
逐
漸
盛
放
，
顏
色
也
跟
着
轉
為
輕
盈
的
灰
白
；

芒
草
的
花
，
遠
看
着
也
是
輕
柔
似
雪
，
走
近
了
看
，
會
有
一
層
淺
淺

的
黃
。

在
北
方
，
每
到
深
秋
時
節
，
大
片
大
片
的
蘆
葦
，
被
割
倒
風

乾
，
再
經
熟
練
的
編
織
匠
人
，
攤
開
來
剝
去
殘
葉
，
選
出
齊
整
順

溜
的
蘆
桿
，
用
篾
刀
一
根
根
破
成
篾
片
。
手
藝
好
的
匠
人
，
下
刀

穩
準
，
一
根
蘆
葦
桿
子
，
就
能
劃
成
五
六
條
，
寬
窄
薄
厚
均
勻
。

等
用
石
碌
碡
把
淋
了
水
的
蘆
葦
篾
片
都
碾
平
整
了
，
就
可
以
動
手

編
蘆
葦
蓆
。

小
時
候
很
喜
歡
讀
孫
犁
的
小
說
，
覺
得
用
樸
實
無
華
、
秀
雅
純
淨

來
形
容
再
貼
切
不
過
。
至
今
都
還
記
得
︽
荷
花
淀
︾
開
篇
那
兩
句

話
：﹁
月
亮
升
起
來
，
院
子
裡
涼
爽
得
很
，
乾
淨
得
很
，
白
天
破
好

的
葦
眉
子
潮
潤
潤
的
，
正
好
編
蓆
。
女
人
坐
在
小
院
當
中
，
手
指
上

纏
絞
着
柔
滑
修
長
的
葦
眉
子
。
葦
眉
子
又
薄
又
細
，
在
她
懷
裡
跳
躍

着
。﹂在

孫
犁
的
筆
下
，
最
好
的
蘆
葦
出
自
白
洋
淀
采
蒲
台
。
那
裡
的
蘆

葦
和
那
裡
的
人
一
樣
，
有
智
慧
，
有
大
愛
，
亦
有
血
性
。
日
本
侵
略

者
的
鋼
刀
架
在
了
脖
子
上
，
他
們
面
無
懼
色
，
捨
了
命
保
護
對
方
，

正
如
蘆
葦
一
般
，
剛
正
中
有
柔
韌
，
詩
意
裡
有
堅
毅
。

小
說
裡
描
述
的
場
景
，
就
是
在
用
蘆
葦
編
蓆
子
。
北
方
人
大
都
睡

炕
，
家
家
炕
上
少
不
了
鋪
上
一
領
蘆
葦
編
的
蓆
子
。
蘆
葦
不
僅
拿
來

編
蓆
子
，
蘆
葦
的
桿
子
用
麻
線
密
密
結
起
來
，
建
新
屋
的
時
候
，
苫

在
檁
子
上
，
再
塗
抹
泥
灰
疊
上
瓦
片
，
風
吹
雨
打
，
可
以
住
幾
代
人

都
不
會
屋
漏
。
我
小
的
時
候
在
鄉
下
，
看
人
家
娶
親
。
洞
房
的
屋

頂
，
就
是
繃
一
層
白
生
生
的
蘆
葦
桿
，
宣
淨
齊
整
。
洞
房
的
炕
上
，

一
張
油
光
光
滑
的
蘆
葦
蓆
，
敞
亮
明
淨
。
為
了
讓
新
人
睡
得
舒
服
，

在
新
蓆
子
鋪
上
炕
之
前
，
會
用
粗
瓷
的
老
碗
扣
在
上
面
，
反
覆
剮

蹭
，
以
求
把
蘆
葦
蓆
上
的
倒
刺
打
磨
乾
淨
。
據
說
，
有
心
地
促
狹
的

人
，
會
故
意
在
蓆
子
上
留
一
些
倒
刺
，
讓
享
受
新
婚
之
夜
的
人
，
也

嘗
一
嘗
皮
肉
之
苦
。

想
一
下
兩
個
新
人
炕
上
互
拔
蘆
葦
刺
的
畫
面
，
倒
也
不
失
香
艷
。

蘆花勝雪

陳
映
真
逝
世
，
來
得
並
不
突
然
，
他
十
年

前
腦
中
風
，
迹
近
植
物
人
，
一
直
在
北
京
醫

療
。十

年
來
由
中
國
作
家
協
會
支
付
醫
療
費
，

他
是
中
國
作
協
的
榮
譽
副
主
席
。

他
的
夫
人
陳
麗
娜
對
他
不
離
不
棄
，
在
病
榻
廝

守
三
千
六
百
五
十
個
日
子
。

十
年
病
榻
纏
綿
，
映
真
撒
手
而
去
，
於
他
及
家

人
來
說
，
都
是
一
種
解
脫
。

話
雖
然
是
這
樣
說
，
內
心
還
是
很
傷
感
的
。

對
他
的
感
受
是
太
強
烈
了
。
這
種
感
覺
，
還
不

光
因
為
一
九
八
三
年
與
他
一
起
參
加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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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國
愛
荷
華
寫
作
計
劃
，
相
處
了
三
個
月
。
三
個
月

之
後
，
去
台
灣
探
望
他
和
他
來
香
港
找
我
，
已
不

光
是﹁
同
學﹂
，
還
是
好
朋
友
了
。

他
魁
偉
的
形
象
、
開
朗
的
笑
聲
，
和
對
理
想
矢
志
的
追

求
，
已
鐫
刻
在
腦
海
。

他
是
一
個
不
可
救
藥
的
理
想
主
義
者
。

我
相
信
，
當
我
們
在
美
國
中
西
部
小
城
愛
荷
華
相
遇
時
，

他
肯
定
對
我
感
到
失
望
。

相
對
他
來
說
，
我
更
像
當
年
香
港
人
，
患
上
政
治
冷
感

病
，
即
使
不
至
於
此
，
起
碼
也
是
不
冷
不
熱
的
溫
和
派
，
與

他
的
慷
慨
激
昂
、
揮
斥
方
遒
言
行
，
是
何
等
的
天
壤
之
別
。

不
管
怎
樣
，
他
具
有
的
好
學
和
與
時
俱
進
的
精
神
，
一
直

感
染
着
我
的
。

我
於
一
九
八
四
年
、
八
五
年
在
美
國
紐
約
大
學
攻
讀
出
版

管
理
和
雜
誌
學
期
間
，
他
寫
來
了
一
封
長
信
，
開
了
一
長
串

書
單
，
要
求
我
為
他
蒐
集
一
批
西
方
出
版
管
理
的
書
籍
，
包

括
怎
樣
做
出
版
計
劃
、
出
版
市
場
調
查
、
出
版
管
理
、
行
銷

管
理
及
裝
幀
設
計
等
等
。

一
把
年
紀
，
還
那
麼
好
學
不
倦
，
委
實
教
人
動
容
，
我
利

用
課
餘
時
間
，
跑
了
好
幾
家
書
店
為
他
購
一
批
書
寄
去
。

在
信
中
，
他
還
諄
諄
叮
囑
我﹁
一
定
要
努
力
用
功﹂
，
現

在
想
起
，
不
無
汗
顏
，
相
對
他
來
說
，
我
真
是
疏
懶
得
很
！

他
的
一
生
，
從
來
沒
放
棄
對
理
想
的
追
求
。

美
國
作
家
丹
納
．
海
恩
斯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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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
一
個

人
提
到
理
想
，
必
然
充
滿
感
情
，
他
會
想
到
流
露
真
情
的
那

種
縹
緲
美
麗
的
夢
境
。﹂

陳
映
真
長
懷
美
妙
願
景
，
而
且
一
直
憧
憬
着
，
所
以
他
能

煥
發
出
極
大
熱
情
和
魅
力
。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一
月
，
臨
離
開
愛
荷
華
，
他
特
地
為
我
寫

上
以
下
一
段
話
：

為
了
中
國
文
學
寫
作
環
境
的
民
主
、
自
由
和
解
放
；

為
了
中
國
文
學
創
作
品
賞
的
豐
富
、
提
高
和
縱
深
；

讓
我
們
謙
卑
而
堅
定
地
做

出
我
們
應
做
的
貢
獻
！

他
說
這
段
話
讓
我
們
共

勉
，
其
實
是
師
長
的
敦
促
。

歲
月
不
居
，
當
年
的
小
潘

︵
他
給
我
的
信
，
都
以﹁
小

潘﹂
稱
謂
︶
已
幡
然
變
成
老

潘
了
，
但
是
，
我
在
心
底
裡

答
應
他
，
我
會
繼
續
努
力

的
！

（
「
我
與
陳
映
真
」
之
一
）

悼映真

冬
天
到
，
很
多
地
方
也
開
始
賣
暖
貼
，
這
是

很
好
的
入
貨
時
機
，
因
為
過
了
秋
冬
，
要
找
就

要
去
專
門
店
，
很
多
藥
房
都
會
撤
貨
。

暖
貼
有
很
多
種
，
近
年
日
本
的
暖
貼
形
形
色

色
，
有
不
同
溫
度
，
又
分
直
接
貼
皮
膚
或
貼
衣

物
；
內
地
生
產
的
則
有
艾
或
薑
，
加
了
點
藥
效
。

別
以
為
暖
貼
真
的
只
是
給
予
溫
度
，
溫
度
隨
之
而

來
，
是
血
氣
，
是
能
量
。
很
多
人
不
明
白
熱
力
的
重

要
，
所
以
會
喝
冰
，
所
以
生
病
仍
然
不
穿
襪
，
發
燒

或
扭
傷
還
要
冷
敷
。
溫
度
就
是
工
作
，
冰
水
和
熱
水

洗
碗
的
功
效
大
不
同
，
因
為
關
鍵
在
於
熱
力
，
所
以

暖
包
實
在
不
應
只
在
秋
冬
才
發
售
啊
！

暖
貼
的
功
用
絕
對
不
止
商
家
所
說
的
保
溫
、
紓
緩

痛
症
。
大
家
常
用
的
包
括
處
理
經
期
痛
，
或
肌
肉
疲

倦
，
其
實
運
動
後
有
痠
痛
或
損
傷
，
也
可
以
熱
敷
，

切
忌
冰
敷
，
因
為
血
氣
帶
來
修
復
，
可
能
短
暫
令
肌

肉
更
腫
，
但
反
覆
熱
敷
就
會
康
復
，
不
似
冷
敷
般
停
止
了
細
胞

修
復
的
工
作
。
雖
然
會
很
快
痊
癒
，
但
長
遠
來
說
會
變
舊
患
，

到
時
候
再
醫
便
很
困
難
了
。

近
來
日
本
的
暖
貼
有
新
產
品
，
就
是
生
產
溫
度
低
一
點
的
暖

貼
，
給
人
貼
頸
或
當
作
眼
罩
，
可
以
令
用
者
快
點
入
眠
。
原
理

就
是
令
頸
項
及
腦
幹
溫
暖
，
或
者
眉
心
、
頭
部
血
氣
足
，
就
有

入
睡
的
力
量
。
沒
錯
，
每
一
項
功
能
包
括
休
息
的
能
力
，
也
是

需
要
能
量
的
，
所
以
患
抑
鬱
症
的
病
人
才
會
失
眠
。

我
們
很
喜
歡
把
暖
貼
貼
在
腎
俞
及
關
元
，
可
以
補
充
能
量
，

令
人
不
易
疲
累
。
上
班
緊
張
的
一
天
，
若
能
貼
着
，
也
會
較
精

神
。
此
外
，
最
好
就
是
生
病
時
用
，
感
冒
時
敷
着
背
部
︵
肺

俞
︶
；
頭
痛
時
貼
在
枕
頭
，
敷
着
風
池
；
肚
痛
時
敷
胃
部
；
便

秘
時
敷
底
椎
；
若
有
任
何
不
舒
服
但
要
外
出
的
話
，
就
放
兩
個

暖
包
在
腳
底
，
都
十
分
有
效
。

當
然
，
在
家
用
暖
水
袋
或
插
電
暖
水
袋
就
更
環
保
。
若
有
高

血
壓
者
，
害
怕
的
話
就
敷
心
臟
以
下
任
何
位
置
便
可
，
如
浸
溫

泉
的
道
理
。

小
小
的
暖
貼
，
能
活
用
的
話
則
可
成
就
大
用
。

善用暖貼

我
想
，
是
時
候
為
我
的
這
個
家
族
，
寫
一
篇

家
史
，
讓
子
孫
後
代
知
道
，
因
為
我
的
兩
個
哥

哥
已
經
去
世
，
弟
妹
們
也
許
並
不
知
道
我
家
幾

代
人
的
來
龍
去
脈
。
我
家
是
無
產
階
級
，
父
親

沒
有
什
麼
遺
產
，
我
也
沒
有
多
少
積
蓄
，
有
的

只
是
長
年
積
下
的
郵
票
，
和
少
量
其
他
的
收
藏
品
，

如
書
畫
之
類
，
但
也
值
不
了
多
少
錢
。

我
的
祖
父
是
前
清
的
一
名﹁
廩
生﹂
，
說
是
比

﹁
秀
才﹂
高
一
點
，
但
我
沒
有
見
過
他
，
因
為
我
出

生
時
，
祖
父
已
經
去
世
。
祖
父
有
三
房
妻
子
，
按
照

︽
大
清
律
例
︾
，
是
允
許
的
。
但
我
兒
童
時
期
，
只

見
過
祖
父
第
三
房
妻
子
，
叫
三
祖
母
。
父
親
是
二
房

所
生
，
共
有
三
個
兒
子
，
二
叔
和
三
叔
都
是
在
父
親

帶
領
下
，
參
加
上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的﹁
大
革
命﹂
，

在
戰
場
上
犧
牲
了
，
所
以
我
家
也
算
是﹁
烈
屬﹂
，

但
在
蔣
介
石
反
共
的
時
期
，
我
家
卻
是﹁
共
匪﹂
的

家
屬
，
我
爸
是
逃
脫
蔣
介
石
通
緝
的
逃
犯
。
我
才
滿

幾
個
月
的
嬰
兒
期
，
便
隨
父
母
逃
避
國
民
黨
通
緝
而

到
達
暹
羅
︵
即
今
泰
國
︶
。
當
年
老
父
遠
走
泰
國
，
並
不
是
消

極
的
逃
跑
，
而
是
去
泰
國
的
華
僑
中﹁
鬧
革
命﹂
，
後
又
被
泰

國
當
局
逮
捕
，
遞
解
出
境
。
本
來
該
是
遞
解
去
汕
頭
，
如
再
入

國
民
黨
政
權
的
手
裡
，
那
就
沒
命
了
。
好
在
先
母
有
本
事
，
要

求
暹
羅
僑
領
用
錢
賄
賂
軍
警
，
方
才
轉
遞
解
來
香
港
，
因
此
我

的
兒
童
少
年
時
代
，
是
在
泰
國
和
香
港
度
過
的
。

直
到
抗
戰
初
起
，
國
共
第
二
次
合
作
，
國
民
黨
對
先
父
的
通

緝
才
告
取
消
，
先
父
於
是
追
隨
黃
琪
翔
部
隊
參
加
抗
日
戰
爭
。

抗
戰
當
中
，
父
親
又
到
普
寧
參
加
鄉
賢
翁
照
垣
領
導
的
工

作
，
曾
任
第
十
二
集
團
軍
少
校
幹
事
，
但
抗
戰
勝
利
後
再
度
來

港
，
辦
力
群
學
校
，
出
任
校
長
，
該
校
實
為
當
年
一
革
命
據

點
。解

放
前
夕
，
赴
潮
梅
游
擊
區
，
汕
頭
解
放
，
進
入
市
政
府
工

作
，
後
官
至
汕
頭
市
副
市
長
，
並
受
省
委
統
戰
部
委
託
，
出
任

民
革
汕
頭
市
主
任
委
員
。

家
母
早
逝
，
因
貧
病
交
加
，
終
年
才
三
十
八
歲
。
家
父
過
了

七
年
才
續
弦
，
繼
母
仍
健
在
，
現
年
九
十
六
歲
，
繼
母
也
有
四

個
孩
子
，
即
我
有
四
個
弟
妺
。

我的家史

有
關
注
天
命facebook

專
頁
的
讀
者

朋
友
，
一
定
早
已
知
道
運
程
書
已
經
出

版
，
然
而
最
近
我
卻
不
知
是
喜
是
憂
，

因
為
書
中
的
預
言
似
乎
等
不
及
一
般
，

爭
先
恐
後
地
在
現
實
出
現
了
。

預
言
成
真
，
為
何
會
不
高
興
呢
？
皆
因
這

些
預
言
本
身
，
並
非
什
麼
好
事
。
我
曾
不
止

一
次
提
到
過
，
假
若
特
朗
普
當
選
美
國
總

統
，
將
會
提
前
敲
響
第
三
次
世
界
大
戰
的
喪

鐘
。
近
日
便
有
新
聞
報
道
，
據
說
美
國
似
乎

已
部
署
了
四
百
個
軍
艦
、
核
武
器
和
轟
炸
機

的
基
地
，
意
在
圍
堵
中
國
。
據
紀
錄
片
和
新

聞
報
道
，
這
樣
的
軍
事
規
模
，
已
被
稱
為
可

能
發
生
的
第
三
次
世
界
大
戰
。

雖
然
目
前
還
沒
有
真
正
爆
發
，
我
也
非
常

希
望
局
勢
能
扭
轉
，
但
無
可
否
認
的
是
，
我

們
的
世
界
已
經
在
走
下
坡
路
了
。
近
日
，
著

名
物
理
學
家
霍
金
向
全
人
類
發
出
警
告
：
我

們
正
處
於
最
危
險
的
時
期
。
他
公
開
發
佈
的

文
章
題
目
就
為
﹁T

his
is
the

m
ost

dangerous
tim
e
for
our
planet﹂

，
指
出
英

國
脫
歐
、
特
朗
普
上
台
之
後
，
我
們
不
能
因
此
就
被
這
些

事
件
牽
着
鼻
子
走
，
我
們
要
警
惕
起
來
，
環
境
問
題
、
科

技
帶
來
的
負
面
影
響
，
足
以
毀
滅
地
球
，
然
而
我
們
卻
暫

時
沒
有
任
何
技
術
可
以
阻
止
地
球
步
向
滅
亡
。

其
實
與
之
相
似
的
觀
點
，
天
命
的
運
程
書
也
有
提
及
，

或
許
論
述
未
必
有
霍
金
先
生
說
得
詳
盡
，
也
並
沒
有
科
學

家
的
遠
見
，
但
大
致
意
思
相
差
不
遠
。
人
類
啊
人
類
，
我

們
發
明
了
無
數
種
方
法
來
破
壞
地
球
，
卻
沒
有
能
力
保
護

它
，
這
難
道
不
是
在
自
掘
墳
墓
嗎
？
如
果
戰
爭
真
的
爆

發
，
隨
之
而
來
的
動
盪
，
以
及
戰
亂
對
自
然
環
境
、
社
會

的
進
一
步
破
壞
，
最
終
受
苦
的
，
會
是
誰
呢
？

這
些
擋
不
住
的
預
言
，
是
否
真
的
會
全
被
天
命
不
幸
言

中
？
親
愛
的
讀
者
朋
友
，
沒
有
誰
會
希
望
大
家
走
向
滅

亡
。
我
真
心
希
望
人
類
能
夠
清
醒
，
團
結
起
來
，
對
抗
命

運
判
下
的
預
言
。

擋不住的預言

在我已經忘記了西門豹是誰的時候，他突然又
出現了，而且是和曹操一起來的。
導遊提起「西門豹治鄴」，印象模糊地想，是
自己的小學課本或是陪孩子讀書時看的？一直以
為是傳說呢！故事倒是印象深刻。「公元前412
年，西門豹被魏文侯任命鄴令。西門豹抵鄴一
看，人煙稀少，滿地荒涼。後來了解鄴地百姓的
苦惱，一是漳河氾濫，沖毀民居和田地，生活艱
難。為不讓漳河氾濫，巫嫗建議為河神娶婦，家
有女兒的人為河神娶婦擔驚受怕，紛紛外移，鄴
地人口逐漸減少。巫嫗和廷掾及三老等人，強跟
百姓斂取數百萬錢，說為河神娶婦用，確實用去
部分錢，其餘的私自瓜分。巫嫗還到百姓家選漂
亮女孩當河神的媳婦。娶親日讓女孩坐漂浮物
上，直至沉入河底。西門豹在河神娶親這日到漳
河邊觀看，儀式即將開始，他命令將河神的新娘
帶來，看一眼後嫌新娘不漂亮，『待找到更漂亮
的新娘再送給河神吧。』下令巫嫗去告訴河神，
說完令隨從把巫嫗扔進漳河裡。過會兒，西門豹
說：『怎麼去了這麼久還不回來，讓巫嫗的女弟
子去催促一下吧。』便將三個女弟子投進河裡。
再不久，西門豹又說：『這些女人不會辦事，還
是麻煩三老去一下。』又將三老投入漳河。再等
會兒，仍沒人回來，西門豹建議『還得勞煩廷
掾、豪長去一下。』已經害怕得要命的廷掾、豪
長即時叩頭如搗蒜，直至滿面是血，從此河神娶
親風俗就免掉了。」
讀的時候，完全沒想到有天會站在鄴城的土地

上。午餐後出門前看行程表上寫「赴臨漳」。上
車後才曉得原來臨漳古時稱鄴，西晉為避諱皇帝
司馬鄴之名，改臨漳，因北臨漳河得名。
早有聽說南京是六朝古都，而這曾為曹魏、後
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都城的鄴城亦不遑
多讓，起碼應和南京齊名才是，鄴還是中國北方
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長達四個世紀之
久，遠在海外的作家竟然毫不熟悉。趕緊重翻行
程表，才注意到「赴臨漳，考察臨漳鄴城遺
址—鄴城博物館」。
遇見美，往往叫人情不自禁，在車上遠遠看見
博物館大門外的廣場上，以黑金沙石板飾表的前
燕時期半人面瓦當飾件，按1比50等比放大在照
壁牆上時，抑止不住站起來致敬。下來又看到這
略為詭異、造型獨特半人臉旁邊鐫刻的對聯「史越
千秋文承一脈，館藏萬象霞接三台」，未進入博物
館，已深刻感受到鄴城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
中午是在安陽吃午餐，對着漢魏風格的餐具讚
歎過一回，車子上了博物館道路時，街燈造型亦
以漢魏風格呈現。眼前莊重古樸、簡潔利落的鄴
城博物館外形乃仿鄴南城的正南門朱明門而建，
屬漢魏時代典雅大氣的建築風格。一邊攝影，一
邊走進城門，再次為黃沙岩建築的六面巍峨壯
觀、氣勢非凡的浮雕牆震懾。六面牆代表鄴城的
六個朝代，展示的是曹魏都鄴、石虎閱兵、冉閔
都鄴、慕容三傑、東魏高歡、北齊高洋等，正是
鄴城為六朝古都時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人在海外，缺老師指導，故沒機會有系統性閱

讀中國歷史，這下發現，從小胡翻亂閱的書中人
物，原來都聚集到這兒來等待見面機會。兩座仿
漢闕建於兩側，還有六根成語景觀柱建在水池
中。成語內容為「竊符救趙」、「曹沖稱象」、
「下筆成章」、「文姬歸漢」、「快刀斬亂
麻」、「空城計」的故事，全是戰國時期的著名
歷史，而且都是和鄴城緊密相關的故事，這體現
了邯鄲確實是成語之都。
成語柱子的水池裡，象牙白、粉黃色和紫紅色
的蓮花，各自一叢叢地，似相連實分開，在陽光
下昂揚挺直開得正好，夏天原本就是蓮花盛開的
季節。
進入主館，單是一個擺在中央的「鄴城復原沙
盤」便叫來人目瞪口呆，張嘴結舌。沙盤是根據
歷史文獻資料和鄴城考古隊近30年的勘探成果製
作，展現當時鄴城內廓城的全貌及部分外廓城。
文獻記載鄴城的建築形制是曹操時代訂下的規
劃，「中軸對稱、單一宮城、明確分區」。後來
的唐宋洛陽城、長安城，元明清時期的北京城莫
不沿襲於此。
《三國演義》的一代梟雄曹操，佔據鄴城16

載，成就了統一中國北方的偉大事業。親臨鄴城
方知曹操的智慧使臨漳鄴城享有「三國故地、六
朝古都」之美譽，同時被命名為「中國古代都城
建設之典範」。在2009年12月27日之後，世人才
曉得曹操和鄴城關係有多密切！那一天，三國魏武
帝曹操高陵在邯鄲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宣告出
土。有關曹操陵寢，文獻記載於《三國誌．魏書．
武帝紀》中「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關
於高陵，宋代以來，有七十二疑塚之說，包括許昌
城外說、漳河水底說，還有銅雀台下說等。
自古以來，中國帝王講究厚葬，最為著名的是

西安秦始皇陵，兵馬俑一出土即震驚全世界。漢

武帝把人民朝貢賦稅的錢三分之一用來修建自己
的陵墓；唐太宗昭陵更是堂皇宏偉，「不異人
間」。與眾不同的曹操不建豪華大墓，更無金銀
珠寶陪葬，入殮時身穿補過的衣服，亦有人說曹
操選擇薄葬是擔心陵墓被盜，借此獲得死後的安
寧，然而，我認為這種薄葬方式展現了曹操非凡
的氣度，不愧為一個文武雙全的政治家、軍事
家、文學家和詩人。當年曹操統一了中國北方大
部分區域，實行一系列政治策略，恢復經濟生產
和社會秩序，奠定曹魏立國的基礎之外，鄴城當
年也是文學之城，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
為代表的建安文學，史稱「建安風骨」，叫後人
稱頌至今。
倘若僅把曹操看作奸雄之首，那未免太浮於表
面。史家說曹操「御軍卅餘年，……登高必賦，
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今學者也說
曹操的詩反映了新的現實，表現出新的面貌。凡
讀過必留下深刻印象的《短歌行》：「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
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
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蘋。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
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
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
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
歸心。」重抄一遍絕對不是為了拉長文章，完全
是被詩所迷，這叫人深信後人尋找曹操陵墓，是
一種仰慕愛戴之心，極想和曹操說一聲：「粉絲
我在這裡，來看你了。」
歷史如此悠久，故事那樣豐富，鄴城叫我重溫

了何止西門豹和曹操的故事呢？鄴城博物館漸漸
在車子後邊變成一個模糊的影子的時候，人還在
歷史裡浮沉。

鄴城故事

王
祖
賢
當
年
與
張
國
榮
合
演
電
影
︽
倩
女
幽
魂
︾

而
奠
定
一
代
女
神
地
位
，
雖
然
已
息
影
十
二
年
，
移

居
加
拿
大
，
遠
離
大
眾
的
目
光
，
但
她
的
一
舉
一
動

仍
備
受
關
注
，
好
像
她
秘
密
回
港
，
隨
即
被
狗
仔
隊

發
現
，
並
對
她
評
頭
品
足
，
大
家
都
把
注
意
力
放
在

她
的
容
貌
上
，
今
年
四
十
九
歲
的
她
，
保
養
得
不
錯
。

王
父
王
耀
煌
是
台
灣
前
籃
球
代
表
，
不
幸
患
上
胃
癌
，

王
祖
賢
早
前
專
誠
從
加
拿
大
返
回
台
北
陪
伴
老
父
。
王
父

上
月
二
十
九
日
病
逝
，
享
年
七
十
八
歲
。
日
前
舉
行
告
別

式
，
潛
心
向
佛
的
王
祖
賢
一
早
雙
手
合
十
到
靈
堂
打
點
，

表
情
哀
傷
。
她
的
舊
愛
齊
秦
也
有
送
上
花
籃
致
哀
。

戴
上
墨
鏡
的
王
祖
賢
，
皮
膚
緊
緻
白
晳
，
比
起
不
少
現

役
青
春
少
艾
更
有
明
星
風
采
，
大
家
都
關
心
她
會
不
會
復

出
，
告
別
式
完
成
後
，
王
祖
賢
接
受
台
灣
傳
媒
訪
問
，
她

感
激
地
說
：﹁
謝
謝
大
家
，
阿
彌
陀
佛
，
爸
爸
很
自
在
，

他
學
佛
吃
素
，
知
道
佛
教
講
的
業
，
沒
有
痛
苦
。﹂
她
接

着
哽
咽
地
說
：﹁
謝
謝
這
些
年
我
不
在
娛
樂
圈
，
但
是
大

家
都
不
曾
忘
了
我
。
愛
我
的
小
夥
伴
們
，
不
要
相
信
不
實

的
報
道
，
好
的
、
不
好
的
我
都
唸
佛
回
向
。﹂

問
她
是
否
會
復
出
時
，
她
答
：﹁
我
接
下
來
的
重
心
就

是
在
加
拿
大
潛
心
學
佛
，
多
陪
家
人
。
我
已
經
把
最
好
的

留
給
觀
眾
朋
友
及
關
心
我
的
人
，
這
樣
就
足
夠
了
，
那
段

時
間
我
盡
力
了
，
把
最
好
的
一
面
留
給
大
家
了
。﹂

之
後
，
王
祖
賢
隨
靈
車
到
火
葬
場
，
一
路
上
不
停
拭

淚
。
雖
然
學
佛
多
年
，
亦
知
道
爸
爸
沒
有
痛
苦
，
但
畢
竟

是
摯
親
離
世
，
如
何
看
破
仍
會
傷
心
，
不
過
，
她
還
可
以

保
持
冷
靜
，
細
意
安
排
一
切
，
叮
囑
助
手
向
在
場
記
者
派

發
毛
巾
及
吉
儀
致
意
。
她
又
多
謝
到
現
場
守
候
的
台
灣
粉

絲
，
並
特
意
要
求
向
韓
國
等
各
地
粉
絲
轉
達
謝
意
，
感
謝

他
們
多
年
來
沒
有
忘
記
自
己
。

王
祖
賢
天
生
麗
質
，
身
形
高
挑
，
加
上
氣
質
飄
逸
優

雅
，
當
今
難
覓
這
樣
一
位
女
神
，
她
決
定
不
復
出
，
影
迷
固
然
失

望
，
如
果
有
電
視
台
能
打
動
她
，
請
她
出
山
做
真
人
騷
，
肯
定
哄

動
。 王祖賢潛心禮佛拒復出

百
家
廊

朵
拉

楊天命

天言天言
知玄知玄

湯禎兆

路地路地
觀察觀察

查小欣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趙鵬飛

鵬情鵬情
萬里萬里

彥 火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1984年秋作者與陳映真夫婦攝於
聶華苓家。 作者提供

20162016年年1212月月1414日日（（星期三星期三））A29 采 風■責任編輯：陳敏娜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文 匯 副 刊


